
    1982 年的某一天，當時在南京師

範大學（南師大）任教的父親，收

到了一封來自於香港中文大學的邀

請函，請他去那裡訪問講學。父親

覺得很奇怪，因為他自己既無海外

關係，又與海外院校素無來往。在

那個剛剛改革開放的年代裡，這件

事對於整個南師大來說也是件稀罕

事。因為是出境學術訪問，時任校

長還給父親特批了三百元人民幣治

裝費，那時一個教授的月薪只有兩

百元左右。1983 年 4 月，父親訪問

了香港中文大學。到了那裡，他才

知道了自己受邀訪問的確切原因。

原來早在 1976 年，中文大學中文系的前任系主任

周法高教授離開香港回臺灣時，對繼任系主任常宗

豪教授說了一番話：「我有一位同學，也是我的恩

人叫金啟華，品才俱佳，任職於南京師範學院（南

師大前身）中文系。如果有可能的話，在適當的時

候，一定要邀請他出來訪問交流一下。」父親聽了

這番話後，腦海裡立刻浮現出一幅幅畫面，思緒

穿越時空，回到了風雨飄搖、兵荒馬亂的 1949 年

前後。

   父親於 1947 年 7 月從國立中央大學獲得文學碩

士 1  ，當年報紙上稱金啟華為中央大學文學碩士

第一人。不久，他就申請了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

文學系的博士研究生，並獲得錄取，入學時間是

1949 年秋季。然而在 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軍橫

作者：金小慶

我的香港留學生涯
（一）五元錢和一個紅薯

渡長江，攻下南京城。從此，父親

的人生軌跡就發生了巨大變化。

   南京是國民政府的首都，共產黨

拿下南京後，立刻進行了嚴酷的鎮

壓反革命運動。一時間腥風血雨、

人心惶惶，凡是與國民政府有關係

的人士，或是有家屬逃往臺灣的人

士，都遭受到無情打擊或徹底鎮

壓。許多夜晚，在一陣陣刺耳的警

笛聲中，一車車的所謂國民黨反動

派及其走狗，被拖到雨花台處決，

其中一員就是我父親的中學同學，

此人曾擔任國民政府南京警備區司

令。小時候，我常聽人們說：「雨

花台裡，那些色彩斑斕的雨花石是由革命先烈的鮮

血染成的。」其實，真相只有上帝知道。

   那時，國立中央大學的主要部分已從南京遷去了

臺灣，作為中央大學副教授的周法高先生也隨校去

了臺灣，卻陰錯陽差的把夫人王綿與剛出生不久的

女兒周世珍留在了大陸。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風頭

過後的某一天，我父親與他最尊敬的前輩 —— 詞

學大師唐圭璋先生，一起去探望王綿與周世珍。

據父親後來說，當時她們母女倆已經有幾天基本沒

吃沒喝，家裡值錢的東西差不多全賣光了。唐先生

與父親知道後，心中充滿同情與悲涼，他倆不宜久

1  註：石潤宏，《金啟華先生傳略》，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金啓華教授。（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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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臨 走 時， 父 親

留下了五元錢給她

們，這五元錢夠她

倆半個月的生活費

了，那可是救命錢

啊！ 從 周 家 回 來

後，唐先生向南京

師範學院提議，暫

時將王綿安排在學

校圖書館工作，以

解決生計問題。直

到 60 年代初，她們

母女倆才去了香港與周法高先生團聚。周法高先生

自 1964 年至 1976 年，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

及文學系講座教授及系主任。周法高教授後來成

為世界著名漢語言學家，並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

院院士。

    唐圭璋先生，被人們尊稱為「唐老」，學富五車，

為人正直，他的一生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出了巨大貢

獻。他編撰的《全宋詞》與《全金元詞》，是古典

文學史上的兩座豐碑。尤其是《全宋詞》的出版，

曾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注意，並寫賀信讚揚唐老的

貢獻。唐老不以為意，將賀信夾在書中，此信在文

化大革命（1966 年～ 1976 年）中救了唐老一命。

在文革中，全國各大專院校中的所有著名教授都

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或「牛鬼蛇神」，唐老當

然也不例外。起初，紅衛兵在「破四舊」運動中抄

唐老家時，惡聲惡氣，其中一個激進紅衛兵竟然動

手打了唐老。後來，在又一次抄唐老家時，紅衛兵

忽然發現了一本舊書中夾有一封信，打開信一看，

見到落款的「毛澤

東」三個字，紅衛

兵簡直不敢相信自

己的眼睛，這可是

最高指示（如同古

代皇帝聖旨）啊！

他 們 嚇 得 兩 腿 發

軟，「撲通、撲通」

跪倒一片，對著這

封 信，「 嘭、 嘭、

嘭」磕頭如搗蒜，

三 呼「 萬 歲！ 萬

歲！萬萬歲！」紅衛兵認為連毛主席都讚揚唐老的

貢獻，那麼唐老一定沒有任何問題了。因為此信的

存在，使得唐老平安的渡過了文革的艱難歲月。文

革結束後，那個打唐老的紅衛兵居然考上了南師大

中文系的研究生，他原想跟隨我父親研究宋詞，但

父親堅決不收他。父親說：「我最厭惡文革中『打、

砸、搶』三種人，此人必須為他在文革中的行為承

擔後果。那時他動手打了唐老，這小子竟敢打我的

前輩老師，因此我不會收他做研究生的！」

父親的香港之行

   1983 年父親的香港之行，在中文大學作了兩場

學術報告，一場的題目是「中國文學史的教材與

教學」；另一場的題目是「杜詩淵源論」。第二場

報告引起眾多杜詩愛好者的熱烈討論，在提問環節

有人問：「請問金教授對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

一書有何評價？」父親答道：「郭沫若的《李白與

金啓華教授與唐圭璋教授。（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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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文革中的政治產物，當時為了所謂儒法鬥

爭的需要，郭沫若把李白歸為法家，把杜甫歸為儒

家，對李杜進行了所謂的階級分析，並把杜甫劃為

地主階級。請問一位地主階級人士怎能寫出『朱門

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千古名句？開什麼玩笑

啊！此書有著強烈的揚李貶杜傾向，很多東西都是

郭沫若自己憑空杜撰出來的，毫無歷史依據。可以

說此書是一個御用文人秉承上意而胡編亂造之作，

沒有任何歷史意義與文學價值！」此語一出，振聾

發聵，贏得滿堂喝彩聲。父親對郭沫若非常反感，

認為他奴顏媚骨，雖然有點學問，但其人品卑劣，

不值得仿效。父親的香港之行，結識了不少南粵文

學界的知名人士，如饒宗頤、羅忼烈、盧瑋鑾等人。

之後，他們時常有書信來往，交流學術，賦詩和唱。

   父親訪問香港時，我剛大學畢業不久，被分配到

南京市幼兒師範學校教書。其實，我在剛上大學的

時候，就定下了以後做大學教授的人生目標，走父

親走過的路。我覺得做一名大學教授，可以在自己

喜歡的領域裡為人類科學文化事業做出直接貢獻，

其意義遠遠大於做一名中學教師。社會上流傳著一

種說法：「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像蠟燭那樣，

照亮了別人，燃燒了自己！」我既不喜歡這個蠟燭

的比喻，也不喜歡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當盡其所能，為人類社會多

做貢獻，哪怕只是微小貢獻。我希望在做教育工作

的同時，也能夠讓自己的數學研究成果永垂青史。

當然，這是一條艱巨而漫長的人生之路，如果選擇

了這條路，那就必須在大學畢業後進一步深造，讀

碩士，甚至讀博士。然而，文革後國內才剛剛開始

建立博士學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批博士

共十八位在 1982 年才誕生，被人們戲稱為「泰山

頂上的十八棵勁松」。所以出國留學，似乎是一個

更好的選擇。

   離港回寧時，父親給我帶回了香港中文大學數學

系的資料及研究院的招生資料，我仔細閱讀了每一

份資料，發現了幾位大名鼎鼎的教授，決定申請

中文大學數學系的碩士研究生。按照中文大學的

申請規定，我寄上了大學的成績單（我的大學成績

很好）及幾封推薦信。推薦信是由南京一帶幾位著

名數學教授寫的，其中之一為中國著名數理邏輯專

家 —— 南京大學數學系教授莫紹揆先生。

   關於莫紹揆先生最出名的傳說，當數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太平洋戰爭期間，他協助破譯了「日本海

軍之魂」山本五十六大將的密電碼。山本五十六，

此人因帶領日本海軍偷襲美軍珍珠港而一戰成名，

對於這個雙手沾滿美軍鮮血的人，美軍一直想把他

除之而後快。機會終於等來了，山本五十六要去

前線巡視的電報被莫紹揆先生協助破譯了，起初美

軍情報機關不太相信一位當時不知名的中國學者能

夠幹出這事，但美軍最後還是採取了相應的軍事行

動。在山本五十六乘坐專機前往前線視察的路上，

美軍派出閃電式戰鬥機攔截，一舉擊斃了不可一

世的山本五十六，從此日本海軍元氣大傷，一蹶不

振。美國海軍乘勝追擊，很快拿下太平洋海域的控

制權，把日本海軍趕回了日本。莫紹揆先生這一偉

大事蹟，竟然在文革中被誣陷成「為國民黨反動派

的特務機關服務」，因此他吃了不少苦頭。莫紹揆

先生曾與我父親在中央大學同學，他後來赴法國巴

黎大學深造，研究數理邏輯，師從數理邏輯大師伯

奈斯（Paul Bernays），而伯奈斯是二十世紀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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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的學生和密切合作

者。莫先生育有兩女一男，皆才貌雙全，他的小女

兒與我中學同學。莫先生的三個子女都在 77、78

年考上大學，在寧一時傳為佳話。

   寄出申請材料後不久，大約在 1984 年春季，我

收到了中文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可謂欣喜萬分，但

很快發生的事情猶如一盆涼水當頭淋了下來。當

我拿著錄取通知書去南京市公安局辦理有關留學證

件時，接待我的公安部門辦事員說：「我們從來沒

有聽說過去香港留學的事。你可以去美國、英國留

學，你甚至可以到越南、柬埔寨留學，但你不能去

香港留學，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國的一

部分，所以我們不能幫你辦理！」說完後，「啪」

的一聲，就把我的申請文件扔了出來，連再多問一

句話的機會都沒有，我只好垂頭喪氣的回家了。父

母見到我那個狼狽樣子，也無需再問什麼了，一切

盡在不言中。

幸福來敲門

   那是 7 月的某天下午，天氣極其炎熱。這時有人

敲我們家的門，母親心想：「是誰在這種時候來

訪？」因為一者天氣太熱，二者心情不好，心裡一

陣猶豫要不要開門見客呢？但她轉念一想：「此

人在這種高溫天氣下來訪，或許真的有什麼急事

呢？」母親開門一看，原來是南師大中文系的蒙老

師，當時誰也沒有料到母親的這次開門，竟然是打

開我一生的「幸福之門」！

   說起這位蒙老師，故事就長了！長話短說吧，他

是一位在文革期間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的

人。文革中，蒙老師與我父親一起，被下放到農場

勞動。因父親被劃為「革命群眾」，因此其待遇略

高於所謂的歷史反革命分子，但父親非常同情蒙老

師的遭遇。有一次，分紅薯吃的時候，革命群眾人

人有份，而反革命分子只有看的份。父親乘監督的

人不注意，塞了一個紅薯給蒙老師，結果被另外一

個革命群眾發現了，那人立刻向學校的管理層工宣

隊（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打了小報告。當

晚就開了一個所謂鬥私批修會，批評金啟華同志革

命立場不堅定，同情歷史反革命分子。父親心中明

知是誰告發的，他一言不發，靜靜的坐在那裡，聽

著那些人狂吠。打小報告的那個人，後來居然爬上

了南師大校長的寶座。

   蒙老師是廣東人，俗話說「吃在廣東！」只要是

廣東人，就沒有不懂美食的。在農場勞動時，蒙老

師告訴父親甲魚（南京人稱「老鱉」）是個好東西。

那時，南京一帶根本沒人吃這東西，也不知道怎樣

吃。蒙老師說吃法很簡單，只要用甲魚配上薑蔥，

煲湯喝就行了。後來一段時期，父親經常將一袋袋

的老鱉（一袋十幾只）從農場帶回城，配上薑蔥，

煲湯給我們喝。其實，那老鱉的土腥味特重，配上

薑蔥煮，根本壓不住那土腥味，吃得我們在一段時

期內，一見老鱉就頭痛反胃。現在甲魚可算是高檔

食物了，據說甲魚可以強身健體，尤其是有益於青

少年的發育成長。我的身高後來竄到了一米九二，

是不是因為那時我吃了太多的老鱉呢？

   那天，蒙老師進門後，與我父親閒聊起來，他發

覺父親的心情不好，精神總是不集中，就問：「你

是不是遇到什麼麻煩事了？」父親在他的追問之

下，才把我申請留學被拒之事和盤托出，哪知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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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說這事他可幫助。父母與我都覺得這事太難了，

因為當時中國內地人沒有去香港留學的先例，對蒙

老師能否幫得上忙，將信將疑，抱著「死馬當活馬

醫」的心態吧！誰知道，他真的幫上大忙了，此乃

天意也！蒙老師找到了他的一個學生，那位學生時

任江蘇省公安部門的主要領導，是一位真正有理

想、信仰、抱負，願意為人民服務並解決問題的共

產黨員，他在文革中，為了保護國家機密文件，被

紅衛兵打斷三根肋骨，也決不屈服。幸運的是我趕

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機，江蘇省公安部門的有關領

導，認真的討論了我的留學申請文件，並對我們家

進行了嚴格的政治審查，發現父親在歷史上同情並

幫助過地下共產黨運動。

   那是在 1947 年 5 月，由地下黨學生組織發動的

「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席捲全國。在

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的學生響應號

召，也進行了示威遊行，軍警在 5 月 20 號對遊行

民眾開槍鎮壓，學生死傷多人，這就是中國現代史

上著名的 520 血案。當時，作為中央大學中文系助

教的父親，目睹了血案的發生，內心深處非常同情

本校學生。他力盡所能的保護學生，把被打傷的學

生接回自己家中，給他們吃喝養傷，幫助他們清洗

血衣。因此父親也被國民黨特務盯上了，身處險境

而渾然不覺。後來，當蔣中正校長宣布國立中央大

學搬遷臺灣時，父親想都不想，堅決抵制遷校去臺

灣！記得父親告訴我，遷校臺灣的消息是在中央大

學禮堂裡，由蔣中正校長親自公布的。消息公布

後，台下一片譁然，爭吵聲不斷！於是蔣校長走到

台下的教師群中與大家交談，他甚至走到我父親身

邊，輕拍著我父親的肩膀說：「希望你們這些青年

才俊，能夠與國民政府一起去臺灣，共度時艱，重

新創立一所高水準的中央大學。」然而父親這次沒

有聽從蔣校長的勸諭。那段時間內，雖然國內大事

非常繁雜，但中央大學校園內，不時可以見到蔣校

長身影，可能他在勸導大家隨校去臺灣吧！畢竟

中央大學聚集了許多國內的高級精英知識分子，

人才濟濟，而且人才難得啊！但腐敗透頂的國民政

府已經失去了民心、軍心，自然就把天下輸給了共

產黨。

   父親一向對政治毫無興趣，不參加任何黨派，他

常說：「政治，就是一群人，鬼鬼祟祟的躲在陰暗

的角落裡，幹著那無恥的勾當！」1949 年以後，

父親也從來不提自己當初曾同情和幫助過共產黨。

被他救助過的地下黨學生中，一些人後來做了高

官，有一位就在南京做官，父親也不以為意。在共

產黨開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如肅反、三反五

反、反右、四清、文革，人人都需要過關。令父親

奇怪的是「關關難過，關關過！」每次運動中，他

都沒有什麼大災大難。後來，父親才知道原來在建

國初期，共產黨抓到了一個國民黨特務學生，綽號

叫「宋胖」，宋胖交待了他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

監視中央大學裡的學生地下黨活動，他發現金啟華

是同情及幫助那些學生地下黨的。眾所周知，共產

黨是記恩又記仇的政黨，「有恩必報，有仇必報！」

比如在對待共產黨叛徒的問題上，共產黨一口氣就

殺了叛徒顧順章一家老少九口人！然而相反，我父

親的這個「紅色印記」，使得他成為共產黨某種意

義上的「恩人」了……

   幾星期後，江蘇省公安機關人員幫我辦理了出境

手續，當我拿到出境證時，真覺得難以置信，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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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做夢。我的幾位兄弟好友知道我成功的喜訊

後，真正的為我高興，同時又非常不捨。因為香港

人是講廣東話的，好友應惠忠的四哥與廣州珠江鋼

琴廠有業務往來，他還特別介紹了幾個廣東朋友與

我聚會，交談一番。交談完後，我覺得聽廣東話沒

問題。後來到了香港，我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廣東

話。原來那天聚會的廣東朋友講的是帶著廣東腔的

普通話啊！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講

官話！」

啟程赴港

   1984 年 8 月底，我開始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出國

（境）的旅程。由於當時國內的交通還不發達，我

計劃先乘火車從南京到上海，再搭飛機從上海到

廣州，之後從廣州乘火車到深圳，最後從羅湖口岸

出境到香港。當我離開南京時，全家人到火車站送

行。記得當火車慢慢開離月台時，我的雙眼開始模

糊了，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我忍住淚水，勉強擠出

笑容，揮手向月台上的父母姐姐們道別，我見到母

親轉過身，背著我擦了眼淚，剎那間，我差點控制

不住自己的情緒，「男兒有淚不輕彈」，此時此刻

的我只能緊緊的咬住嘴唇，猛的把頭調了過去！

母親是位性格倔強的女性，不輕易落淚。記得在

1976 年 12 月底，雨雪紛飛，我要去農村插隊，母

親在送我上車時都沒落淚。那時，她認為她的兒子

還會回來的，還會回到南京這個家的，只是不知道

什麼時候而已。但這一次，她覺得兒子是真正的離

開她身邊，應該說是離開了這個家，離開了南京，

離開了中國大陸！兒子在走向一個未知世界，在那

個陌生世界裡，當兒子再遇到困難時，她也無能為

力，幫不上忙了。當兒子再回來的時候，就是回家

探親做客了。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多年後，當我再

回到南京時，已經有了做客的感覺。龍應台在《目

送》 2  中生動的描述道：「所謂的父女母子一場，

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她）的緣份就是今生今世

不斷的在目送他（她）的背影漸行漸遠。」許多年

後，每當我夫人唱起《燭光裡的媽媽》這首歌時，

在我腦海中，總是浮現出母親在月台上那漸行漸遠

的身影……

   火車離開月台後，開始加速，向上海前進。離站

不久，我看著車窗外的景色，除了農田還是農田，

農田裡有著三三兩兩個農民在幹活，這種景色對

於曾經在農村插隊兩年的我來說，一點也不覺得

新奇，反而感到淡淡的厭倦。看著看著，我心中突

然湧現出一種莫名奇妙的害怕感覺，平生第一次有

這種感覺：「我真的離家出去闖蕩世界了？這個世

界到底有多大？」那時，我也就在國內跟著父母或

朋友去過幾個大城市而已，如北京、上海、杭州等

地。而香港，屬於境外，對於這個陌生的地方，我

心中充滿了好奇與神秘感，在我腦海中湧現出兩幅

截然不同的圖畫。一幅畫面是「英國殖民主義者統

治下的罪惡天堂」，在那裡，「黃、賭、毒」泛濫，

英國殖民者經常用皮鞭抽打華人的屁股，這就是當

時國內書藉與報紙上所宣傳描寫的情形。比如新加

坡，這個前英國殖民地，至今依舊保留著這古老而

又殘忍的鞭笞刑罰。據說這種刑罰，一鞭下去，

2  註：龍應台，《目送》，時報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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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全景。（flickr，See-ming Lee 攝）

皮開肉綻，一般人根本經不起三鞭。想到這裡，我

打了一個寒顫，仿佛覺得自己的屁股隱隱作痛。另

一幅是我父親在訪問香港後，給我描述的「文明禮

貌」外加「經濟繁榮」的畫面。但不管是哪一幅圖，

香港，對我來說是一個完全陌生、無親無故、無依

無靠的地方，我將在那裡怎樣學習與生活？我能成

功嗎？能實現自己的數學家夢想嗎？

   隨著那個時代綠皮火車的顛簸搖晃，想著想著，

我就慢慢的進入夢鄉。剛睡了幾分鐘，在瞇瞇糊糊

的睡夢中，突然想起母親的囑咐：「一人在外，小

心謹慎，旅行過程中，千萬不能熟睡，防止行李被

盜！」我一下子就驚醒了！就這樣，在瞇盹一會，

驚醒一下；又瞇盹一會，再驚醒一下的返覆過程中，

火車抵達上海火車站。那時的火車真慢，從南京到

上海花了五個多小時。我表哥在車站等我了，我在

表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就飛廣州了。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搭飛機，那時國內的航空事

業剛剛起步，我從未聽說過什麼波音飛機與空中巴

士，只有一些中小型客機。我搭乘的飛機是英國的

「三叉戟」飛機。第一次聽到三叉戟名字是在小學

時，校長傳達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共中央文件，據文

件所述，林彪是乘坐三叉戟飛機外逃的。那時流行

的政治術語是：「林彪一伙，叛黨叛國，折戟沉沙，

死有餘辜。」坐上飛機後，一想到「折戟沉沙」

這四個字，我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隨著飛機馬達

的轟鳴聲驟起，飛機起飛了，我不由自主的在胸口

劃了一個十字。人，只有在這種最無助的時刻，才

會想起上帝！一會兒，飛機飛行平穩了，從窗口望

去，一片無邊無際的藍天雲海，透過雲海，萬里江

山盡顯於腳下，我心裡突然激蕩起一股「糞土當年

萬戶侯」的自豪感：「我絕不能讓父母失望，我一

定要成功，也一定能成功！」……隨著夜幕慢慢降

臨，飛機飛進廣東省上空。當時全國剛開始改革開

放，而廣東省則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從飛機上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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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廣州市的夜空，真是華燈璀璨，是一般內地城市

絕對看不到的夜景啊！在廣州中轉後，我就南下深

圳了。

   一到深圳，我立刻感受到了不一樣的社會氣息，

一幢幢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廣告

牌，路上車水馬龍，衣著摩登光鮮的人們川流不

息，一派內地完全見不到的繁榮景象。我有一種

《紅樓夢》裡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感覺，猜想這可能

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社會了。在我童年的記憶中，

樓高二十四層的上海國際飯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

內，是中國的第一高樓，也是上海絕對地標建築。

沒見過上海國際飯店，就等於沒去過上海。後來，

樓高三十七層的南京金陵飯店於 1983 年建成，成

為中國第一高樓。據說當年農民兄弟進城，抬頭望

見這麼高的樓，頭上的草帽掉了一地！我到深圳

時，樓高五十三層的國貿大廈剛剛封頂，那時人們

說這將是中國的第一高樓。當晚在朋友家裡，我洗

了一次熱水盆浴，而在當時的南京，只有在公共澡

堂裡才能洗到熱水澡啊！我沒有太多時間了解深

圳，因為大學開學在即。

   1984 年 9 月 6 日，這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清

晨六時許，我動身來到了羅湖口岸，排長隊去香

港，過海關入境，大約花了八個多小時。下午四時

左右，我抵達大學火車站，正式開始了我的「洋插

隊」生活。魯迅先生曾稱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是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它呢？」後來，

我才發現自己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從內地到

香港的自費留學生，不知不覺中開創了中港留學的

歷史。如今有成千上萬的內地年輕人去港澳留學，

他們是否知道我是他們的開路先鋒並為此而感謝我

呢？國家是否也應該頒授一枚「改革先鋒獎章」給

我？直到現在，還經常有人奇怪的問我是怎樣開創

中港留學的歷史，我答道：「請聽我講一個故事吧！

故事的名字叫〈五元錢和一個紅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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